
我
相
信
台
灣
和
內
地
很
多
人
都
到
過
香

港
，
甚
至
到
過
香
港
很
多
很
多
次
。
在
不

少
人
的
印
象
中
，
香
港
是
一
個
車
水
馬

龍
、
五
光
十
色
的
國
際
城
市
，
但
是
，
對

於
外
界
的
朋
友
而
言
，
值
得
留
意
的
，
乃

是
香
港
有
一
個
地
方
叫
新
界
，
香
港
的
回
歸
，

其
實
精
準
的
說
法
，
是
與
新
界
的
回
歸
密
不
可

分
的
。

因
為
沒
有
新
界
，
根
本
不
可
能
有
香
港
回

歸
。
怎
麼
說
呢
？
香
港
島
是
在
一
八
四
二
年
交

給
了
英
國
，
但
是
新
界
這
一
塊
土
地
是
英
國
人

向
清
朝
租
借
的
，
租
借
了
九
十
九
年
。
當
時
簽

約
的
那
一
天
是
一
八
九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大

家
可
以
算
一
下
，
借
了
九
十
九
年
，
那
就
是
一

九
九
七
年
的
七
月
一
日
。
如
果
沒
有
新
界
，
香

港
包
括
九
龍
，
就
還
在
英
國
人
的
手
上
。
所
以

說
新
界
是
舉
足
輕
重
的
，
在
歷
史
上
也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那
麼
新
界
究
竟
多
大
呢
？
新
界
佔
了

整
個
香
港
百
分
之
九
十
二
的
土
地
。
換
句
話

說
，
在
一
八
九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以
前
，
在
這
一
片
土
地

上
居
住
的
人
叫
香
港
新
界
原
居
民
。

我
一
直
以
來
都
認
為
：
新
界
原
居
民
是
保
留
完
整
的
中

華
文
化
的
族
群
。
這
與
政
治
有
關
，
因
為
戰
亂
，
這
一
百

多
年
來
，
中
國
在
西
洋
的
船
堅
炮
利
之
下
，
被
打
得
體
無

完
膚
，
不
少
中
國
人
都
失
去
了
自
信
。
但
是
新
界
這
一
塊

土
地
，
卻
是
在
百
多
年
來
從
來
沒
有
戰
亂
過
的
。
所
以
，

因
為
沒
有
戰
亂
，
沒
有
戰
火
的
侵
襲
，
保
留
了
我
們
中
華

文
化
最
完
整
、
最
傳
統
的
漢
族
民
間
習
俗
。

我
是
台
灣
的
外
省
人
第
二
代
，
但
我
嫁
給
了
新
界
的
原

居
民
，
因
此
我
這
麼
近
距
離
的
來
看
這
一
族
群
，
也
讓
我

了
解
到
：
台
灣
也
漸
漸
沒
有
了
這
種
傳
統
民
俗
的
感

受

︱
雖
然
台
灣
有
優
秀
的
傳
統
文
化
，
但
就
民
間
習
俗

而
言
，
新
界
的
淳
樸
特
色
令
人
驚
歎
。
一
個
最
為
鮮
明
的

例
子
便
是
新
界
的
祠
堂
。
我
到
了
祠
堂
以
後
，
發
現
這
些

祠
堂
不
少
都
有
一
千
年
的
歷
史
。
祖
宗
的
牌
位
是
一
個
一

個
地
安
放
在
上
面
。
此
外
，
我
看
的
族
譜
：
北
宋
、
南

宋
。
就
這
樣
，
先
人
們
一
路
遷
徙
到
了
這
裡
。

我
們
說
新
界
這
個
名
詞
，
乃
是
在
一
八
九
八
年
之
後
才

有
的
新
名
詞
。
其
實
在
一
八
九
八
年
之
前
，
是
華
南
地
區

廣
東
省
寶
安
縣
境
，
就
這
麼
畫
了
一
條
線
，
這
一
條
線
的

這
邊
我
們
叫
香
港
新
界
，
在
另
一
邊
的
就
是
廣
東
寶
安
。

在
這
裡
，
我
們
說
的
新
界
其
實
是
一
塊
福
地
，
因
為
中
國

歷
史
上
只
要
發
生
戰
亂
，
有
些
人
就
不
斷
地
南
逃
，
逃
到

了
新
界
、
香
港
島
這
一
隅
，
就
不
能
再
逃
了
，
因
為
再
往

前
走
，
就
到
太
平
洋
了
。
所
以
由
於
沒
有
戰
亂
，
例
如
新

界
的
禁
區
還
保
留
了
清
末
的
建
築
，
村
莊
也
沒
有
受
到
現

代
化
破
壞
。
而
且
，
那
些
村
莊
的
房
屋
畫
棟
雕
樑
、
古
色

古
香
，
屋
簷
上
的
文
字
有
些
是
反
手
畫
出
來
的
。

因
此
，
新
界
以
及
原
居
民
的
村
落
，
乃
是
香
港
保
留
中

華
文
化
最
為
深
厚
的
地
方
。

漫話「新界」

經
常
去
倫
敦
北
部
的
公
共
泳
池
游

泳
，
這
裡
收
費
便
宜
，
設
施
齊
備
，

有
按
摩
浴
池
和
桑
拿
蒸
汽
浴
室
。
冬

天
戶
外
大
雪
紛
紛
，
躲
進
熱
烘
烘
的

封
閉
房
間
內
，
享
受
煙
霧
瀰
漫
、
令

人
足
以
昏
睡
忘
憂
的
桑
拿
浴
，
確
是
人

生
一
樂
。
而
且
房
間
內
聚
集
了
不
同
族

裔
的
各
方
人
馬
，
論
政
局
、
談
家
事
，

見
識
不
少
。

這
天
，
一
位
舉
步
維
艱
、
撐
着
枴
杖

的
肥
胖
老
漢
走
進
浴
室
。
他
有
一
雙
O

形
的
羅
圈
腿
，
滿
臉
通
紅
地
喘
着
氣
。
他

要
求
將
室
門
半
開
，
眾
人
反
對
。
老
漢
無

奈
，
挨
門
而
坐
，
室
內
寂
靜
。

老
漢
開
始
自
言
自
語
：﹁
我
怕
死
，
擔

心
門
緊
閉
，
爬
不
出
去
。﹂
眾
人
開
始
一

問
一
答
起
來
。
老
漢
說
，
他
七
十
多
歲

了
，
年
輕
時
是
英
國
國
家
隊
舉
重
運
動

員
，
曾
參
加
過
兩
次
奧
運
比
賽
。

兩
次
比
賽
均
沒
獲
獎
，
空
手
返
國
，
母
親
很
失

望
。
她
見
到
兒
子
日
以
繼
夜
地
努
力
練
習
，
沉
重
的

槓
鈴
將
膝
蓋
也
壓
彎
了
，
她
心
疼
，
常
常
向
兒
子
潑

冷
水
，
希
望
他
放
棄
。

老
漢
說
，
當
年
東
德
的
運
動
員
最
出
色
，
囊
括
了

舉
重
各
獎
項
。
教
練
告
訴
他
，
東
德
運
動
員
全
靠
服

用
合
成
類
固
醇
，
以
增
加
肌
肉
量
和
提
高
耐
力
，
但

是
服
藥
導
致
心
臟
肥
大
、
慢
性
高
血
壓
和
睾
丸
萎

縮
。某

日
報
紙
報
道
東
德
一
著
名
舉
重
運
動
員
逝
世

了
，
享
年
僅
四
十
多
歲
。
他
將
報
紙
拿
給
母
親
看
，

母
親
抱
着
他
哭
起
來
。
老
漢
最
後
說
：﹁
我
能
夠
活

到
今
天
，
母
親
若
在
天
堂
知
道
，
一
定
很
高
興
。﹂

俄
國
美
女
網
球
手
舒
拉
寶
娃
最
近
被
驗
出
服
食
禁

藥
，
遭
禁
賽
四
年
。
這
位
曾
獲
得
五
次
大
滿
貫
冠
軍

的
出
色
運
動
員
，
無
緣
參
與
本
屆
奧
運
比
賽
了
。
四

年
後
她
已
經
三
十
二
歲
，
時
不
我
與
，
令
人
惋
惜
。

二
零
一
二
年
倫
敦
奧
運
時
，
曾
去
溫
布
頓
捧
舒
拉

寶
娃
的
場
。
她
舉
手
投
足
像
模
特
兒
表
演
，
姿
勢
賞

心
悅
目
。
美
女
尚
年
輕
，
回
頭
是
岸
，
不
會
早
死
。

運動員的悲哀

天
后
廟
道
口
的
惠
康
，
今
年
一
月
重
新
裝

修
，
變
為
高
檔
的M

arket
Place

超
市
，
貨
品

更
合
中
產
口
味
，
多
了
進
口
水
果
、
優
質
凍
肉

和
乾
貨
，
我
們
十
分
高
興
。
不
過
有
街
坊
就
嫌

M
arket

Place

東
西
貴
，
貨
品
也
太
洋
化
，
不

適
合
那
些
公
公
婆
婆
，
所
以
有
些
長
者
不
來
了
，
轉

去
較
遠
的
街
市
。

平
心
而
論
，M

arket
Place

的
環
境
的
確
比
惠
康

舒
服
，
貨
品
也
擺
得
更
齊
整
悅
目
，
不
像
以
前
般
亂

堆
，
要
客
人
自
己
去
淘
，
但
東
西
貴
了
也
是
事
實
。

以
前
的
貨
不
是
沒
有
，
只
是
少
了
。
至
於
街
坊
的
公

公
婆
婆
，
我
也
明
白
，
長
日
永
晝
上
哪
裡
消
磨
？
去

冬
暖
夏
涼
的
超
市
，
東
看
看
西
看
看
，
買
點
水
果
，

跟
收
銀
姐
姐
聊
聊
，
再
去
對
面
大
家
樂
吃
個
下
午
茶

餐
，
坐
到
六
點
鐘
左
右
回
家
，
又
過
了
一
天
。
這
些
長
者
在

M
arketPlace

確
已
較
少
出
現
，
想
是
新
環
境
對
他
們
來
說
是

太
洋
化
，
不
合
他
們
氛
圍
。
而
且M

arketPlace

沒
中
文
名
，

有
人
或
連
店
名
也
說
不
出
，
連
話
語
權
也
失
去
。
西
諺
說
，
甲

的
肉
是
乙
的
毒
藥
。
在
商
言
商
，
最
重
要
是
迎
合
肯
花
錢
買
肉

的
人
，
這
樣
才
算
對
股
東
負
責
。
換
了
我
是
管
理
層
，
把
惠
康

提
高
檔
次
為M

arketPlace

只
是
遲
早
問
題
，
而
對
面
街
百
佳

旗
下
的International

超
市
，
已
非
常
殘
舊
，
看
來
也
快
會
裝

修
迎
戰
。
企
業
只
會
循
價
值
鏈
往
上
移
，
不
會
走
回
頭
。

這
又
帶
出
了
企
業
，
或
資
本
主
義
，
究
竟
是
為
誰
服
務
這
核

心
問
題
，
西
方
學
者
自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起
已
有
很
多
論
述
。

以
提
出
持
份
者
理
論
︵Stakeholder

T
heory

︶
知
名
的

Edw
ard

Freem
an

，
自
一
九
八
四
年
出
版
︽Strategic

M
anagem

ent

：A
Stakeholder

A
pproach

︾
一
書
以
來
，
近

年
提
出
企
業
必
須
照
顧
全
方
位
持
份
者
利
益
的
觀
念
，
不
能
單

顧
股
東
和
員
工
利
益
。Freem

an

更
認
為
時
下
流
行
的
社
會
企

業
責
任
︵C

SR

︶
觀
念
自
欺
欺
人
，
意
思
是
說
很
多
企
業
，
在

概
念
上
仍
把﹁
生
意﹂
和﹁
道
德﹂
分
割
，
比
如
業
務
在
不
斷

破
壞
環
境
，
卻
用C

SR

活
動
和
捐
獻
去
保
護
環
境
，
算
是
回
饋

社
會
，
其
實
並
沒
有
真
正
關
顧
到
周
邊
各
類
持
份
者
的
需
要
。

他
認
為
資
本
主
義
要
進
展
，
必
須
真
正
滿
足
更
廣
闊
持
份
者
利

益
，
到
時C

SR

已
包
含
在
日
常
營
運
中
，
無
須
另
外
做

C
SR

。
這
是
很
好
的
願
景
，
但
我
仍
答
不
到
，M

arketPlace

對
那

些
公
公
婆
婆
有
多
大
責
任
？

超市變身

一
位
經
營
旅
遊
地
產
的
開
發
商
因
前
期
項
目
銷
售
得
十

分
火
爆
，
供
不
應
求
，
他
就
第
二
期
項
目
的
營
銷
策
略
徵

詢
我
的
意
見
。
根
據
他
占
得
的﹁
益﹂
卦
變﹁
屯﹂
卦
，

我
說
：﹁
前
景
不
太
樂
觀
，
關
鍵
是
不
要
在
原
來
的
基
礎

上
擅
自
提
價
。﹂
他
準
備
沿
用
前
期
的
經
驗
，
卻
被
一
位

目
光
犀
利
的
高
僧
痛
罵
得
狗
血
噴
頭
：﹁
你
簡
直
是
糟
蹋
手
中

珍
稀
的
自
然
資
源
！
要
有
全
國
視
野
、
全
球
視
野
！
價
格
必
須

翻
倍
！﹂
開
發
商
一
時
茅
塞
頓
開
，
將
二
期
房
價
翻
倍
飆
升
，

結
果
使
他
有
限
的
資
金
全
部
凍
結
成
靜
默
的
高
樓
，
讓
前
來
看

房
的
人
們
望
峰
息
心
。

益
卦
論
述
實
行
增
益
之
道
的
基
本
原
則
及
意
義
，
卦
辭
說
：

益
，
利
有
攸
往
，
利
涉
大
川
。
增
益
之
道
是
一
條
以
富
民
為
目

標
的
強
國
之
道
。
執
政
者
要
勇
於
擊
碎
自
身
的
特
權
和
利
益
，

把
增
益
的
方
向
和
重
點
投
向
基
層
民
眾
，
在
全
社
會
吹
響
催
人
致
富
的
號

角
，
為
每
一
位
創
業
者
順
風
揚
帆
和
鳴
鑼
開
道
，
使
天
下
無
處
不
迸
射
出

增
益
不
已
的
勃
勃
生
機
。
實
行
增
益
之
道
要
牢
牢
把
握
公
平
、
正
義
的
前

進
方
向
，
要
確
保
那
些
遵
紀
守
法
和
勤
勞
創
造
的
人
們
獲
得
應
有
的
增

益
，
決
不
能
讓
利
好
的
政
策
一
味
填
充
少
數
不
法
之
徒
的
無
邊
的
欲
壑
，

否
則
就
嚴
重
偏
離
並
顛
覆
了
增
益
之
道
的
對
象
和
目
的
。
只
有
能
給
全
體

民
眾
帶
來
不
斷
增
益
的
國
家
才
是
真
正
的
強
國
，
只
有
國
家
利
益
隨
着
民

眾
的
利
益
增
長
而
增
長
的
國
家
，
才
能
永
遠
立
於
任
何
力
量
都
無
法
撼
動

的
不
敗
之
地
。
富
民
之
路
是
最
根
本
的
強
國
之
路
。

益
卦
不
僅
是
強
國
之
道
，
還
提
出
了﹁
遷
善
改
過﹂
修
身
要
路
。
學
習

別
人
的
優
點
並
把
它
轉
化
為
自
己
的
優
勢
，
固
然
能
使
自
己
有
所
增
益
，

及
時
發
現
和
改
正
自
己
的
固
有
錯
誤
，
同
樣
也
等
於
獲
得
了
增
益
，
只
有

把﹁
遷
善﹂
和﹁
改
過﹂
兩
種
手
段
齊
頭
並
進
，
才
能
使
自
己
的
素
養
和

本
領
真
正
獲
得
雷
動
風
發
的
大
幅
度
提
升
。

初
九
、
利
用
為
大
作
，
元
吉
，
無
咎
。
這
是
一
個
催
人
致
富
的
時
代
，

不
創
業
就
沒
有
出
路
，
國
家
像
父
母
培
養
孩
子
讀
書
一
樣
把
每
一
位
創
業

者
扶
持
上
路
，
任
何
人
只
要
他
的
目
標
正
確
和
行
為
正
當
，
有
多
大
能
力

就
能
實
現
多
大
的
財
富
夢
想
。
時
代
沒
有
對
他
的
事
業
開
展
程
度
設
下
任

何
限
制
的
疆
界
，
因
為
他
的
事
業
發
展
得
愈
大
，
就
愈
能
更
廣
泛
地
推
動

社
會
一
起
前
進
。

六
二
、
或
益
之
十
朋
之
龜
，
弗
克
違
，
永
貞
吉
，
王
用
享
於
帝
吉
。
向

着
正
確
的
方
向
遵
循
正
確
的
路
徑
奮
力
掘
進
，
周
圍
的
一
切
力
量
頓
時
全

面
行
動
起
來
一
齊
為
他
發
力
鼓
勁
，
他
居
然
在
極
短
的
時
間
內
創
造
出
富

甲
天
下
的
神
話
。
這
種
成
功
顯
然
不
能
完
全
歸
功
於
他
個
人
的
能
力
，
也

大
大
超
出
了
他
個
人
所
能
承
受
的
極
限
，
他
只
有
用
它
來
回
報
社
會
和
感

恩
時
代
。

六
三
、
益
之
用
凶
事
，
無
咎
，
有
孚
中
行
，
告
公
用
圭
。
這
是
一
個
以

創
業
為
名
一
慣
撈
取
國
家
救
助
的
人
，
他
把
國
家
援
助
徑
直
當
成
可
以
坐

享
的
紅
利
。
這
種
人
理
應
不
能
成
為
國
家
繼
續
增
益
的
對
象
，
但
如
果
他

確
實
受
到
意
外
的
災
害
打
擊
，
國
家
還
是
有
義
務
對
他
伸
出
援
救
之
手
，

前
提
是
他
必
須
如
實
上
報
災
情
並
得
到
相
關
部
門
的
核
准
和
審
批
。

六
四
、
中
行
告
公
從
，
利
用
為
依
遷
國
。
國
都
的
地
理
位
置
早
就
成
了

民
怨
沸
騰
的
焦
點
，
由
於
它
給
人
們
的
生
產
和
生
活
帶
來
了
極
大
的
不

便
，
廣
大
民
眾
發
出
了
要
求
遷
都
的
強
烈
呼
聲
。
政
府
官
員
感
到
民
眾
的

呼
聲
是
出
於
對
國
家
的
擁
戴
和
期
望
，
決
定
說
服
最
高
首
腦
機
關
同
意
遷

移
國
都
。
雖
然
遷
都
是
一
件
極
其
複
雜
的
重
大
歷
史
性
事
件
，
但
民
眾
的

利
益
和
熱
情
高
於
一
切
，
國
都
的
新
址
最
終
降
落
在
民
心
嚮
往
的
地
方
。

九
五
、
有
孚
惠
心
，
勿
問
元
吉
。
有
孚
惠
我
德
。
執
政
者
既
然
認
準
了

推
行
惠
民
政
策
，
就
不
要
有
前
途
未
卜
的
任
何
疑
慮
了
，
如
像
每
一
滴
雨

水
都
會
落
歸
大
地
一
樣
，
給
民
眾
帶
來
的
每
一
份
增
益
都
無
一
不
夯
實
了

國
家
的
根
基
。
國
家
一
旦
變
成
了
民
眾
各
自
施
展
抱
負
的
樂
土
和
舞
台
，

民
眾
就
和
國
家
構
築
起
堅
不
可
摧
的
命
運
共
同
體
。

上
九
、
莫
益
之
，
或
擊
之
，
立
心
勿
恆
，
凶
。
執
政
者
如
果
認
為
民
眾

已
經
增
益
到
了
極
限
，
沒
有
必
要
再
繼
續
實
行
增
益
的
國
策
了
，
那
就
會

讓
已
經
習
慣
於
增
益
的
民
眾
感
到
錯
愕
和
不
解
，
國
家
就
會
出
現
分
裂
和

失
控
的
風
險
，
虎
視
眈
眈
的
域
外
勢
力
就
有
可
能
乘
虛
而
入
發
動
侵
略
戰

爭
。
增
益
政
策
應
該
是
永
遠
堅
持
下
去
的
永
恆
的
施
政
方
向
，
民
眾
的
增

益
願
望
永
遠
是
水
漲
船
高
、
與
時
俱
進
的
，
正
像
國
家
的
強
盛
不
能
人
為

地
設
置
一
個
可
以
停
歇
下
來
的
端
點
一
樣
。

益卦

總
理
李
克
強
日
前
主
持
在
海
南
舉
行
之
一
年
一
度

博
鰲
亞
洲
論
壇
開
幕
儀
式
，
並
在
會
上
致
詞
。
語
重

心
長
的
講
話
受
到
舉
世
所
矚
目
，
向
世
界
彰
顯
中
國

的
智
慧
和
擔
當
，
建
議
成
立
亞
洲
金
融
協
會
，
共
同

推
動
經
濟
發
展
。
總
理
稱
，
今
年
擇
機
推
出
深
港
通
，

中
國
的
對
外
開
放
深
化
改
革
不
變
，
強
調
中
國
今
年
的G

D
P

有
信
心
保
持
六
點
五
的
增
長
。
中
國
將
加
大
財
政
力
度
，
推

動
監
管
資
本
市
場
的
發
展
，
不
會
將
人
民
幣
的
貶
值
作
為
刺

激
出
口
。
李
總
理
又
表
示
，
為
世
界
經
濟
穩
定
努
力
，
他
們

要
不
斷
推
動
發
展
，
中
國
是
一
個
負
責
任
的
大
國
。
雖
然
，

不
否
認
中
國
經
濟
有
下
行
的
困
難
，
但
是
中
國
有
堅
實
的
基

礎
和
強
大
的
生
命
力
。
去
年
的
新
增
就
業
機
會
不
少
，
人
民

生
活
改
善
，
努
力
抓
緊
國
家
發
展
的
機
遇
。

時
光
荏
苒
，
轉
眼
丙
申
春
分
已
過
。
今
年
天
氣
反
常
，

中
國
各
地
暴
冷
暴
雨
不
時
發
生
，
要
小
心
安
全
。
春
分
已

過
轉
眼
清
明
節
將
至
，
陽
間
經
濟
蕭
條
，
影
響
陰
間
也
不

好
過
。
雖
然
孝
子
賢
孫
在
清
明
傳
統
不
忘
緬
懷
先
人
，
拜

祭
先
人
，
不
過
，
時
至
今
日
樣
樣
節
省
，
對
先
人
拜
祭
的

祭
品
不
期
然
也
節
省
，
甚
至
，
習
俗
也
改
變
，
用
互
聯
網

拜
祭
祖
先
成
潮
流
。
雖
然
如
此
，
華
人
尊
重
先
賢
、
孝
敬

先
賢
的
品
德
精
神
未
變
，
孝
子
思
親
情
不
變
。

三
月
季
節
恰
逢
復
活
節
長
假
，
投
資
者
對
金
融
市
場
的

波
動
混
亂
有
戒
心
。
事
實
上
，
美
國
聯
邦
儲
備
局
官
員
鴿

派
也
好
，
鷹
派
也
好
，
時
不
時
發
表
講
話
更
令
金
融
市
場

起
波
瀾
，
包
括
黃
金
、
石
油
及
商
品
價
格
起
跌
不
已
，
令

投
資
者
忐
忑
，
拿
捏
不
準
。
部
分
投
資
者
索
性
去
遊
埠
，
暫
離
開
市

場
。
本
來
，
耶
穌
復
活
打
救
世
人
的
故
事
予
人
有
期
望
，
可
惜
今
個

復
活
節
黃
金
、
石
油
、
股
市
都
大
跌
，
奈
何
！
奈
何
！

羨
慕
股
友
陳
太
太
月
中
把
手
上
股
票
清
倉
，
然
後
扶
老
攜
幼
合
家

去
日
本
賞
櫻
花
。
我
笑
語
陳
太
太
，
無
須
遠
赴
東
瀛
，
神
州
大
地
到

處
有
櫻
花
、
桃
花
、
梅
花
，
還
有
十
里
洋
場
的
油
菜
籽
花
，
像
一
片

黃
金
海
洋
，
美
極
了
。
另
一
友
人
李
太
太
聽
我
介
紹
，
決
定
舉
家
往

雲
南
、
四
川
旅
遊
。
我
好
言
相
勸
，
平
安
是
福
，
出
入
要
小
心
，
切

記
！
切
記
！

要抓緊國家發展機遇

上
星
期
我
弟
弟
的
兒
子
即
是
我
的
侄
子
，
參
加
了
學
校
舉
辦

的
台
灣
遊
學
團
，
其
實
在
數
個
月
前
，
他
的
學
校
提
出
這
個
活

動
申
請
，
他
回
家
跟
父
母
商
量
，
應
不
應
該
參
加
這
個
遊
學

團
，
當
然
父
母
給
了
他
一
些
意
見
之
後
，
就
由
他
自
己
決
定
去

不
去
，
結
果
他
選
擇
參
加
。

我
相
信
，
當
時
父
母
的
最
大
考
量
，
就
是
擔
心
九
歲
的
兒
子
第
一

次
自
己
到
別
的
地
方
，
但
又
希
望
兒
子
不
要
錯
過
這
一
個
機
會
增
廣

見
聞
，
所
以
就
讓
他
自
己
決
定
。

到
差
不
多
起
程
的
日
子
，
透
過
跟
弟
弟
的
對
話
知
道
，
他
們
的
擔

心
程
度
愈
來
愈
多
，
這
也
不
難
明
白
他
們
的
心
情
，
雖
然
我
沒
有
做

過
別
人
的
父
母
，
但
也
很
明
白
到
做
父
母
的
心
情
，
只
好
說
一
些
正

面
的
說
話
，
因
為
我
覺
得
老
生
常
談﹁
讀
萬
卷
書
不
如
行
萬
里
路﹂

這
個
道
理
，
尤
其
是
我
們
當
主
持
工
作
的
人
，
經
常
也
要
發
掘
一
些

新
鮮
的
話
題
跟
聽
眾
分
享
，
如
果
只
停
留
在
同
一
個
地
方
，
增
廣
見

聞
的
機
會
也
少
了
很
多
，
所
以
一
有
時
間
也
會
選
擇
到
別
的
地
方
旅

遊
，
亦
都
不
難
發
現
，
每
一
次
完
成
旅
程
之
後
，
總
會
有
很
多
新
鮮

的
事
物
在
身
邊
出
現
，
人
與
事
這
些
情
況
最
好
不
過
跟
聽
眾
分
享
，

從
中
大
家
又
可
以
多
些
了
解
別
的
地
方
的
風
土
人
情
，
亦
令
自
己
眼

界
大
開
。

話
說
回
來
，
當
侄
兒
起
程
的
那
一
天
，
他
的
父
母
載
他
到
機
場
跟

大
隊
集
合
，
自
己
已
經
想
像
得
到
，
他
們
依
依
不
捨
的
心
情
及
擔
心
的
情
況
會

是
怎
麼
樣
，
所
以
那
個
早
上
，
我
在
群
組
問
他
們
，
有
沒
有
想
流
淚
的
感
覺
，

我
的
弟
婦
也
很
坦
白
地
說
努
力
地
忍
着
眼
淚
，
所
以
沒
有
失
禮
別
人
。

還
記
得
多
年
前
，
我
們
一
家
人
到
日
本
旅
遊
，
因
為
乘
搭
交
通
工
具
的
人
流

非
常
多
，
那
一
次
我
們
選
擇
乘
搭
火
車
，
當
我
們
進
入
了
車
廂
之
後
，
後
面
還

擁
着
很
多
人
迫
入
車
廂
，
而
我
的
侄
兒
當
時
只
有
兩
歲
，
還
坐
着
嬰
兒
車
，
突

然
他
的
母
親
大
聲
呼
喝
乘
客
不
要
迫
進
來
，
之
後
還
哭
成
淚
人
，
那
是
我
第
一

次
看
見
她
這
樣
的
激
動
，
但
完
全
明
白
到
因
為
她
害
怕
兒
子
因
乘
客
多
而
受
影

響
，
所
以
父
母
因
為
愛
錫
子
女
的
本
能
，
什
麼
也
可
以
做
得
出
。

就
正
如
這
次
弟
弟
擔
心
的
遊
學
團
，
只
是
四
天
的
行
程
，
已
經
令
到
弟
弟

和
弟
婦
非
常
擔
心
，
這
幾
天
不
斷
看
着
手
機
，
期
待
兒
子
傳
來
相
片
或
留
言
，

當
四
天
旅
程
完
結
的
那
個
晚
上
，
我
們
三
人
一
起
到
機
場
接
機
，
看
見
他
們
喜

悅
的
心
情
也
令
到
自
己
覺
得
，
這
就
是
做
父
母
愛
錫
兒
女
的
天
性
。

我
們
也
應
該
好
好
照
顧
自
己
的
父
母
，
不
要
再
令
他
們
擔
心
。

永遠愛你的父母

父親的謙虛
那兩天，父親每天大約在手機上寫2,000字發到
我的微信聊天窗口，我用email發到電腦上，再複
製到WPS保存起來。有一天靈機一動，用了微信
網頁版，整天開着，等着爸爸隨時可能發過來的
文字。又過幾天，父親已經寫到了一萬多字，我
心慌慌的，「爸爸，你爆發了，太厲害了，我要
是每天能寫2,000字多好。」
又過幾天，父親不發了。他發現了手機上的備
忘錄軟件，用那個寫了。嗯，才給我養成每天起
來就瞄一眼微信網頁版看父親文字的習慣，又丟
下我不管了。我是如此的「過渡階段」，真是令
人失落。
「爸爸，你每天寫了發給我看啊？」我說。
不回應，不答覆……我突然在想，龍嘯嘯的酷
風格，難說是學了爸爸。有時候我在微信上給他
寫了一百字，他一個字都不回。好吧，不回就不
回吧。爸爸不是常說，女人的毛病，就是喜歡瞎
猜嗎？他正在訓練我呢。
又一天，爸爸寫了首詩發給我，要我看看怎麼
樣。嗯，我說道，「現在已經不用這麼大的詞
了，現在寫詩是這樣的。」我發了幾首自己喜歡
的詩給爸爸。
「好的，以後你多提醒我。」父親謙虛地回答。
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爸爸一天提到上世紀70
年代的港台流行歌，《愛的祝福》，我搜索了，
發給了他，他聽着那歌聲，想起了開車到鄉下的
種種往事，突然寫了起來。我有時候在瞎忙，看

到了，發個「好」給他，或者豎個大拇指的表
情，表示讀過了。又過兩天，他問我寫得好不
好？他覺得自己沒有文筆了。好啊，我說，風趣
幽默，苦中作樂，其後又張掛着時代的巨網，任
何人都逃不脫的令人悲哀悲痛的巨網，我的確寫
不出來的，我信服了。
以前父親告訴我他的故事，我寫了，發表了，
他看了，說寫得不好，當時的時代感和悲哀沉痛
沒有表現出來。我開玩笑說，那你自己寫啊。
父親會寫東西。以前他記日記，幾大本，我小
時候和妹妹常常偷閱，邊看邊笑。父親感情豐
富，年輕時候的每段感情，都用心記錄，還寫
詩。詩是古詩。剛工作的時候，參加寫調查材
料，後來「文革」，嗯，他會寫大字報哦，寫過
媽媽的大字報，前幾年父親偶然主動提到的。
啊，這麼強勁的八卦啊，好有戲，我一直好奇
「文革」，好奇紅衛兵，好奇那些不可思議的
「行為藝術」，簡直喜不自勝的，抓到料了，原
來料一直在我身邊，趕緊向媽媽求證，媽媽當即
火冒三丈……你家爸爸寫我的大字報，說我大小
姐，高跟鞋，戴手錶，還押韻得很，害得我差點
挨批鬥……嗯，我趕緊閉嘴，不好玩了，結婚幾
十年，就要金婚了，兒女們都四十多了……還這
麼生氣，看來真的很生氣啊。「文革」剛剛開始
的時候，你家爸爸跳得很哦……後來發覺玩真的
了，才老實的，媽媽說。我問爸爸，你為什麼寫
媽媽的大字報呢？爸爸不回答。那時候他已經愛

着媽媽了，不會以此獨特的方式吸引媽媽吧？也
許每一個上綱上線的文字背面，都寫着溫情脈脈
的三個大字：我愛你，一萬年不變。
父親後來不喜歡這些了，喜歡車子了，也不寫
東西了，開車去了。他在開車上找到了自信和滿
足。院領導說送爸爸去讀書，他不去，開車就
好。有一個和他同年到農科院的，也很會寫，每
天報紙上社論發了什麼，他就跟着寫什麼，三天
兩頭社論變，他的觀點就跟着變，但是當時單位
也很需要這樣的人。
父親那麼迷車，跟着師傅，把車子拆了裝，裝
了拆，學進去了。前天他說龍嘯嘯有點呆，我很
驚訝，父親如此冷靜和洞察，評價自己唯一的外
孫呆。為什麼？我問。學東西不用心，不鑽研，
不深入。嗯，原來如此。
開車不僅僅是興趣所在，還有很多好處，可以

得到出差補貼，增加收入；可以和鄉村偷偷交換
有無，給我們帶回來副食品。父親把小家照顧得
很好。
開車到鄉下，遇到很多人很多事，《愛的祝

福》引發的小故事就是這麼來的。一個上海女知
青，無力於時代的潮推潮送，上山下鄉到貴州深
山，好不容易託了關係調到供銷社工作，其實依
然不好的，但也很滿足了，至少可以看到遇到一
些比如爸爸這樣從貴陽來的人，可以聊聊天。爸
爸那時候偷偷從港台電台錄了一些歌，吃飯的時
候放着，她很喜歡聽。女知青在供銷社，只要幫
得到，就盡量給予爸爸他們一行人方便。那時
代，人為難人，常見的，可也時常見到閃亮的人
性。爸爸感謝她，給她抄了兩本筆記本的歌
詞。—哈哈……純真得讓人含淚大笑，物質和
精神都匱乏到如此地步。

我後來思索，我在初中高中之際，幾乎是瞬間
超脫出當時極為流行的港台音樂，大約和我小時
候家裡經常放這些音樂有關，流行音樂是很容易
讓人疲厭的。
小時候，經常聽父親提到過去遇到的一些美麗
然而命運多舛的女性，他的語調都是欣賞和同
情，媽媽聽着，也沒有任何妒忌，也跟着感嘆。
很久很久以後，我再讀《紅樓夢》，突然理解了
為什麼賈寶玉看女孩兒，都是看「呆」了—因
為他在用「心」欣賞、讚歎；而薛蟠總是看
「酥」了，因為他沒有「心」，只有生理。
女性之間，易「妒忌」；男女之間，易「邪

淫」，父母沒有這些惡習。
後來又建議父親寫寫「文革」初期的事情。年
輕時候，人的頭腦溫度偏高，易衝動，思考能力
不足，喪失自我成為時代的卒子，再正常不過。
以自我剖析的態度回憶往事，可以給後代作參
考，界定做人的底線—這是尊嚴的重塑。
人都還在，怎麼寫？父親說。
大家都寫嘛，各自表達。願意寫就寫，不願意
寫，也無所謂別人的目光。文字寫得好不好，是
不是自我粉飾，有沒有誠意，很容易看出來的。
你可以分析一下當時寫媽媽大字報的心態。
哈……
父親其實特別愛媽媽，每天回家，一看到她，
她有笑容的，心就定了，這一天的辛勞是值得
的，這一天是幸福的。或者現在是，他坐在他的
房間，聽着媽媽在廚房各種活動，偷聽我們講
話。我們講得好，他偷偷笑吧，女兒終於懂事
了，知道為家庭和睦做建設了；講得不好，他已
經準備好了滅火器，慢悠悠出來轉一圈，準備合
力打擊擾亂家庭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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